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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承江 组版王贤梅 校对刘 军 今日关注

“任凭云舒云卷，潮起潮落；无论风刀霜剑，烟迷雾障，

唯爱国之心和人文情怀始终未变。”这是李冬生80岁那年

出版的自选集——《芸窗乱弹》前言里的一段话。这位有

着 70 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参加地下党工作的热血青年到

心系党建工作的鲐背老人，改变的是时代和环境，不变的

是信仰和初心。

1946年，考上了安徽大学的李冬生，开始参加地下党

工作。他在上海、南京和老家芜湖这条线上做“交通员”，

口头传递组织的消息、护送情报人员、保存电话局和电厂

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身上要带着发报机，还要伪装

成各种形象：大学生、小工人、国民党军官……”李冬生一

想到那时的自己，忍不住笑了：那时候 20 岁都不到啊，哪

来那么大的胆子！

当年，李冬生所在的地下党小组一共25人，直到1949

年芜湖解放，幸存13人。“牺牲的同志，最大的22岁，最小的

才18岁啊！”革命如何来之不易，他比任何人的感触都深。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爱

国主义教育，课本上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课》之类

的作品。”出身良好的李冬生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于

1949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对党有多少认识，李

冬生谈不上来，“当时就是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国救

民，这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和信念。”

离休后的李冬生，仍然葆有对党的初心和信仰。“这么

多年来，李老在支部重大活动中，从未缺席，而且每次都比

别人提前到。”在安徽出版集团离退休老干部服务中心主

任汪勇军看来，年龄大、威信高的李冬生，是凝聚老同志团

队的绝对核心。

兼任过老干部处支部书记、对党建工作建言献策、给

年轻同志做思想工作、为支部政治学习做总结……李冬生

始终以一个老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着自己。

李冬生：9旬文字匠人的光和热

又一年暑往寒来。在合肥天鹅湖畔的书香苑小区

5号楼，有一盏灯始终亮着。透过窗户，隐约能看到一

个瘦小的身影。这个身影，常常在台灯前，一坐，就是

一个下午，偶尔还会在屋内缓缓移动，摸索着什么。

在对面楼的老同事眼里，年逾90的李冬生又在书

房看书写字了。只有这个身影自己知道，即使耳朵几

近失聪，即使眼前一团朦胧，即使下笔不再有力，他也

要拿着30倍的放大镜，阅遍所有资料，逐字逐句写下

他的事业和情怀。2018年，他历时半年，将6万多字

的手稿，凝练成一封4000多字的信件，寄给了他曾长

期奋斗过、如今又重新起航的报刊团队。

1928年出生的李冬生，是安徽出版界的离休干部，

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终身制）的专家。他的一

生，对事业的专注和奉献之心，从未停歇。离休后，仍甘

当“志愿者”，为出版社审稿20余年，关心老干部处的党

建工作，不断释放着光和热。□记者汪婷婷/文高斌/图

60年职业生涯 他退而不休
正常人的一辈子，要工作 40 年左右；李冬生的职

业生涯，却超过了60年。

1977年，李冬生从安徽省委宣传部下放的池州地

区，调到了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结束了 30 年文艺工

作，开启了30年新闻出版工作。直至1991年离休前，

担任过安徽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徽省出版总社副

总编、《汉语大词典》安徽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离休并不是李冬生职业生涯的结束，而是一个新

的开始。新上任的领导出于对报刊和图书质量的重

视，想让李冬生协助把关。继续担当起报刊和书籍的

审读工作，对他来说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义务负责了两年报刊，后又当专职编审。离休后

的李冬生，这一干，又是 17 年。“到了 2005 年，安徽出

版集团成立了，我还审了两年书。后来眼睛实在看不

清了，找我审书的人才越来越少。”李冬生回忆起那些

年的人和事，即使休息在家，上门讨教的同行、后辈也

络绎不绝。

在后辈的眼里，李冬生是个有“匠心”、无“匠气”

的大师级人物，他站位高、眼界广，从不局限自己。

刚退休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委员

会专家万直纯，至今对老爷子心怀敬意，心存感念。

1995 年，万直纯被调到安徽教育出版社，从学术期刊

编辑到图书编辑，职务的转变让他自感有不少欠缺和

不适应之处。

万直纯对李冬生早有耳闻，因此常带着问题上门

去拜访这位编辑出版界的老专家。在面对重大疑难

选题的时候，这位经历了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内

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把握，令人叹服和心安。

“李老是大学问家、大匠人，跟他沟通没有任何年

龄和思想上的距离。”一连上门请教了四五年，万直纯

和李冬生成了忘年交。

离休后，李冬生还担任了七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委员，以及图书评奖委员会成员，审的都是理论性、

政治性、学术性强和敏感度高的书。在李冬生的决审

把关下，《高士其全集》《宗白华全集》还分别获得了第

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他离休后做的事情几乎都是义务的、没有回报的，但

他身上就是有种革命的奉献精神。”在安徽出版集团离退

休老干部处的退休大姐李娟眼里，无论多大年纪，李冬生

始终是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体谅他人的绅士。

“2005 年安徽出版集团成立，在出版局 19 个离退休

老同志中，李老工龄最长，职位也高。但只有他选择在集

团退休，我们都对他很敬佩。”退休大姐许益华认为，李冬

生有眼界，对文化体制改革充满信心。同时，选择在企业

退休，意味着放弃了事业编制的身份和待遇。

自己生活朴素简单，却在汶川大地震时尽自己所能捐

更多的款；自己身体小毛病不断，却总是张罗着去医院看

望别的老同事。“我们有时候都瞒着他，毕竟他年纪大了，

总去医院那样的地方不太好。”许益华说。

“有时候大家去看他，带了点小礼物，他心里总是惦记

着，一定会找机会送点东西给我们。”在退休老同志眼中，

李冬生总是记得每一个人，记得每一句承诺。

在老同事、老朋友的印象中，李冬生一辈子从未和人“红

过脸”，工作中有人闹情绪、“撂挑子”，他便自己扛起来。“做

编辑工作，其实相当于为他人做嫁衣，如果不能看淡名利、甘

于寂寞，是很难做得好的。”李冬生始终觉得，文字印出来，就

要对别人负责。至于其他的，就没有必要太过计较了。

李娟住李冬生对面楼，李冬生给《安徽画报》团队写信

的事，她后来才知道，“光从那个模糊的身影就可以想象他

有多难，一定是翻翻找找，写写改改。你说他做这些又是

图啥呢？”“文字精美，情真意切，既不惜溢美之辞，又提出

了很多中肯之言。”看过那封信的人，都深受鼓舞。

在李冬生书房的书架中间，依次摆放着三张拍摄于不

同年份的个人照片。从右到左看去，岁月为他镀上了一头

儒雅的银发，卸下了他眉宇间的犀利和严肃，剩下的，是阳

春般的目光和孩子般的笑颜。

一生温暖纯良 他不计得失

李冬生爱书成癖。“读了80多年书，写了60多年书，编

了40多年书。”他三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直到现在，每

隔半个月、一个月，李冬生还会去书店逛一逛，买上几本

书。因为常年读书，他的思维和记忆丝毫没有老化。

两个书房，藏书1万多册。李冬生把近两年读过的书

一本本展示给记者看，8部学术著作、3部长篇小说、4本考

古书籍……他形容自己是“杂食动物”，什么书都看。90

多岁的李冬生，如今还每天拿着放大镜，细细地读书，认真

地做笔记，“精力好的话，一天能看20来页。”

“眼睛都贴在书上了，我看着都累！我让他少看点，歇

一歇。他说：我看书也是一种休闲啊！”面对老伴的操心和

唠叨，李冬生只是笑笑，继续看他的书。

一辈子写了数千篇杂文、散文和评论，李冬生的文章常

年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部分文章还入选了《中国杂文鉴

赏辞典》《中学生杂文读本》等。出版过的书也有10来本，其

199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神秘文化》，是罕

见的从学术上、理论上系统分析古代神秘禁忌文化的著作。

“当时发行了5万册，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还是

责任编辑事后告诉我的。”李冬生读书、写书，纯粹出于兴

趣，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从不喜欢张扬自己，“书

印了多少本，卖了多少钱，我一概不清楚。”

18年后，该书又被列入文史类丛书，由人民出版社重

新出版，还成为大学里的辅导教材，网上甚至卖到 300 多

元一本。“2012 年春节期间，有个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

我，说看到电视台一个读书节目在介绍我的这本书，我感

觉有点莫名其妙。”原来，《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在香港凤凰

卫视的读书栏目里被专题推介，播出后两周内的网络点击

率也达到了15万。

谈到编书，李冬生如今可以自信地说，几十年的职业

生涯，自己几乎没有出过一丝差错。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

年之际，李冬生还被中国文联授予了“为社会主义文艺工

作60年”的荣誉证书。

80载与书为伴 他笔耕不辍

70年信仰践行 他不忘初心

李冬生在书桌前李冬生通过放大镜阅读书籍


